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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回第七十回  巧華榮移花接木　小書癡入泮采芹巧華榮移花接木　小書癡入泮采芹

　　話說連兒聽華榮敘說一遍，信以為實，又聽華榮問到自己身上，也將歷年情況細說。兩人又閒話了半會，堂倌早送上點心。　

　吃畢，連兒起身作辭道：「今兒不陪你老哥了；恐衙門內有事呼喚，明日再會罷。」說著，即叫堂倌來算茶賬。華榮忙出了座

頭，止住道：「你二哥別要叫人笑話罷！今日難得倖會，請都請不到你二哥，這些許茶資，還要你破鈔麼！如不見棄小弟，明日午

後，我們仍在此間會齊。你預先請半天假，我們好喝著酒兒，說說話兒，倒很有趣。」連兒見他來意甚誠，不便多讓，便笑吟吟的

道了多擾，方出店來。店主人亦起身相送，華榮直送出店外，猶再四叮嚀「來日之約，千萬勿忘」。遂彼此一拱而別。

　　連兒回到衙前，早有他貼身的三兒上來道：「老爺問過爺兩次了，快上去罷。」連兒急忙入內，在伯青身旁站立。伯青道：

「後日要開考了，此番你須要格外小心稽查。我訪得此地，人文雖好，槍替甚多。你是我自幼放得心人，才交代你如此重任，切不

可大意。」連兒應了幾聲是，見伯青沒有話說，方轉身退出。回到自己房內，細想日間會的那姓華的人，倒很體面調乾，是個辦人

事的。但是我怎麼一絲兒都記不得，實在我的記性是萬分要不的了。想著，又懊恨道：「人家同我這般親厚，我怎麼沒有問他的住

處，明早我應該回看他去，方是正理。」落後一想道：「好在明兒要見面的，諒他也不怪我。」一宵無話。

　　次日午後，連兒果然上去請假半日，要去會個朋友，就在對門茶店內。伯青點點頭道：「早去早回，今夜有事呢！」連兒應答

下來，即忙走到對門，早見店東笑臉相迎道：「賀二太爺，怎麼這時候兒才來？華二爺都等得不耐煩了，連晚間的酒，他總定下。

」連兒正欲回話，見華榮從店內，拍手打掌笑出來道：「好信人呀！累我守候到這會兒。」連兒亦笑道：「實在對不過呢，老哥，

因為衙門裡有點小事耽擱住了，今日罰我。」說著，兩人同步進內，仍是昨日的雅座內。華榮讓連兒上坐，堂倌送上新泡芽茶，又

擺下多少細巧點心，聽憑食用。兩人談談說說，分外投機。

　　少頃傍晚，亭中點齊燈火，早擺上席來，堂倌一旁斟酒上肴。今日亭子內只有他們一桌，原來華榮來的時候，即包了這座亭

子，不賣外人的茶酒。彼此歡呼暢飲，將近初更，連兒已有了幾分醉意。華榮在無意之間，問及祝府中上下多少人口，又問到本衙

中有多少幕友家丁。連兒見華榮舉止通脫，言語風趣，竟把他當成一個知己，又有了幾杯酒下肚，那裡還思前慮後，便將祝府中及

衙門內細情，均說了出來，華榮暗暗記在心頭。可知一個無意，一個有心。

　　現在外面已交二鼓，連兒因明日考期，半夜裡即有考童入場點名等事，遂起身叫酒保算賬。堂倌笑道：「不須爺費心，華二太

爺來時，即將一切費用算的清清楚楚，交代櫃上了。爺改一天再請他老人家罷。」連兒著急道：「華老哥，怎麼今兒的東道又是你

算，昨日怎麼說的？」華榮大笑道：「你－二哥未免過於俗氣，今天我是專誠奉請，下次我就擾你，再不同你謙可好？我知道你有

事，請回衙罷。」又叫堂倌掌燈相送。連兒見事已如此，只得罷了。道了謝，又問明華榮住落，即匆匆回轉衙門，力、理各事。

　　再說華榮亦與店家討了一盞手燈，回自己寓所。何以華榮與連兒這般親熱，又百般巴結？那知華榮有件誆騙買賣，算已到手，

怕的來人不信，難得碰見連兒，問明祝府情節及本衙門底止，便益發膽大了。此刻出得店門，那裡是回寓，趕忙到這買賣人家來。

這家是誰？亦是世代書香，此人姓陳名鳳岐，原籍杭州。他祖父手內才遷至湖州，推源宗派，乃是陳小儒的五服堂弟。上次小儒回

鄉祭祖，曾交出一宗巨款，周恤遠近族人。後來陳仁壽回裡，亦周濟了若干。鳳岐兩次所得，頗為不少。他的父母早經去世，只有

一個胞兄，名喚鳳鳴，讀書不成，改了生計。由他祖父以來，皆係讀書成名，鳳鳴雖然自己改業，尚喜有弟可以紹繼書香。風鳴為

人，頗善營生，自得小儒等兩次資助，連年做些買賣，很有利息。雖未大富，亦可稱中等溫飽人家。所以一心一意的，督責胞弟讀

書。

　　那知陳風岐為人倒肯好學，生性卻魯鈍非凡。今年已二十四歲，由十七歲出來應考，於今六七年來，刻苦用工，日夜不輟。無

奈文章一道，終成隔膜，任他百般苦志，造詣總不精美。風岐心內亦氣恨不過，想到小儒兄弟，少年科甲，位極人臣，現在合族中

無不沾他恩惠，我若再不博得一衿，未免要愧死了。大凡人有了憂慮，都要會自己排解，若一味呆想，不是成病，即入了魔道。而

今鳳岐終日裡，都是「功名」二字橫在心頭，顛來倒去的胡思亂想。那裡知想到極頂處在，不歸正道，走入旁門去了。

　　卻好此次伯青放了學差，陳風岐得了信，忽然一喜。他亦知道祝陳二府交情甚厚，又有年誼，而今聽說又砌了一座什麼花園在

南京城中，各家宅眷住在一處，朝夕相見，分外親密。難得這姓祝的放了本省學政，我不如去求小儒、介臣二位兄長給書一封，交

與姓祝的，我豈非穩穩一名文生麼！隨後一想，又意興索然。他們居官的人，何能為我的事，敗國家法度。而且聞得這位祝大人，

公正不阿，我家二位兄長既與他相契，豈不知性情。我縱然去求書函，也未見得有濟。』求得到手，固屬是件妙事，倘或不行，反

惹二位兄長看不起我。好說人生天地間，不能立志巴乾功名，倒來奴顏婢膝的求人。竟可當面申飭一頓，那才沒面目見人呢！若說

錯過這個機會，我自知筆底欠佳，前後考過五六次，沒有一次中用，連那小體面都沒有得過，還挨了兩次大大沒趣。那卻怪我不

好，未將題目審清，率爾操觚，被學院大人叫上去一頓教訓，又發學申飭。目下湖州人提及此事，未有不笑話我。自家胞兄更無須

交代，直至今日還抱怨不了。亦不能怪他，我歷年讀書之資，與逢考費用，實在用的不少。他又是個起家的人，原是指望我巴得一

步功名，接續書香，才肯忍痛使用，見我連次不濟，自然怨恨。

　　陳風岐連日心中百孔千絲，晝夜不安，飲食總減了好些。今日實在煩悶不過，步上街市，看看熱鬧，解解悶兒。不覺走到學院

衙門，望著衙前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日學差到此，我又要來掙命，真正我都怕進這一道鬼門關了。」遂信步走入對門茶舍坐下，

一面吃茶，一面又想起心事，不禁有時點頭，有時咋嘴。鄰座的人，莫不笑他是個瘋子。偏生華榮也在此間吃茶，守個朋友。見陳

風岐如此形狀，亦覺發笑。再見他衣履潔淨，是個富戶人家打扮，忍不住走過來與他答話，通了姓名，又問他有何心事？

　　陳鳳岐刻下已入了魔，見有人間他，也不隱藏，便將細情從頭敘說，又說到自己與陳小儒是族中兄弟。華榮不禁心裡一動，想

陳風岐是個書癡，何妨欺他一欺，倘或墮入術中，倒是一宗好好財氣，遂仰面笑道：「足下不要見氣，也太沒有心計了。既有陳人

人這般好靠背，為什麼不早點預備？或請陳大人發封書子，或祝大人到南京時候，請陳大人當面囑托，豈非十拿九穩的麼！而今事

到臨頭，指日學院將要按臨，還有用嗎？」陳風歧跺足道：「我久經想到此間，在祝大人未出京時，即有此意。無奈家兄等甚為古

執，又聞得祝大人亦十分風峻，怕的畫虎刁；成反類其犬，故而因循至今。」

　　華榮又點頭道：「你的話亦慮得不錯。縱然陳大人肯給書子，即當面囑托，亦不中用。一府地方多少文童，那裡認得明白。再

則學院大人，若干事件，臨期忘卻也在所難免。情分固要，最妙是內裡有人點撥著，才可成功。」說著，又對鳳岐嗐了聲道：「我

實在可憐你是個老實人。」遂起身扯了風岐，到旁廂僻靜的座頭上坐定，低聲道：「你可知我是什麼人？實不相瞞，我乃祝大人貼

身一名心腹。大人現在已按臨省城，不日即至此地。因風聞湖州文風太劣，柁替甚多，著我先來密訪。我見你委係可憐，說不得賣

點法，成全你罷。非是我誇口，就是我們主兒那樣聖明，個把秀才，我們還可做得半邊主人呢！但是須要謹慎，切不可稍露風聲，

有礙大事。」

　　陳鳳岐聽說，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出位連連作揖道：「倘蒙你閣下如此成全，真是我陳風岐再生父母。容我回去與家兄商

量，再來覆命。未知尊寓何所？」華榮聽他尚有哥子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忙道：「閣下理當回去與令兄商量。我住的所在卻不便說

出，你亦不便前去。待學院到的時節，前兩日我來會你。」陳風岐連聲應答，忙會了茶錢，彼此作別而去。

　　風岐一路回家，揚揚得意，走進門卻好風鳴在家，鳳岐將他扯到後面，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既有這般機會，千萬不可錯過。

　　鳳鳴聽說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我勸你安穩些罷。又呆頭呆腦受人家騙了，人見你有些傻氣，故意同你說笑，你即信以為真，回來

亂說。這種事只有人去尋他，沒見他來尋你。倘若你不願意，倒不是落個把柄與你麼？再則要我一口氣拿出若干銀兩，與你去買關



節，我是捨不得。日後還要被人家笑話呢！就進了學回來，也見不了人的。」

　　風岐起先一團高興，見鳳鳴冰冷的回絕了他，頓時又愁上眉尖，歎了聲道：「不是小弟捨得用錢破鈔，去做這勾當。因為我除

了讀書，毫無別業。前次蒙哥哥教訓，說若不進學，可惜書香即由你我這一代斷絕了。小弟未嘗不自憤自恨，無奈筆底工夫，大哥

是曉得的，任我鐵硯磨穿，仍然無用。非是我說句自頹的話，若靠我的造詣，只怕今世今生總難。二則亦對不過小儒。介臣兩位兄

長一番作成美意。必須進名學回來，也好稍掙一二分體面。還有一說，此人又未言著錢鈔，口口聲聲說可憐我，成全我的。譬如他

就索謝，亦是理應。況小弟年紀尚輕，大約總有十歡八次考呢！不如把這十次八次的考費拼攏來，今番使用，又得了功名，還不值

得麼！那華榮曾說，待學院來時，他來會我。大哥怕我受騙，同我會他談談，看他真假若何，再作計較。」鳳鳴聽了鳳岐的一番

話，仔細一想，倒也不錯，遂改口道：「且待他來尋你，我見過面，方可定行止。」

　　鳳岐聞說，又重新喜歡起來。逐日不敢出門，生恐華榮前來會他。這日，聞得學院已至，分外著急。後又得知牌示有期，就在

明日開考。可憐把個陳風岐急得團團亂轉，佛也不知念了幾千百遍。天色已晚，人家都收拾入場。眼見那姓華的是句虛話了，不知

他有意要想騙我，亦未知祝大人關防嚴密，他見事不成，沒有面目前來會我。前後一想，格外沒了主意，反是鳳鳴逼著他料理考

具，好送他入場。

　　風岐無精沒神的，正在書房收拾。忽見家丁上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姓華的，說有要話面見二爺。」陳鳳岐聞得華榮來了，好似半

天得月，忙一迭聲的叫請，又叫人快到後面，去諸風鳴。早見華榮大踏步進來，鳳岐迎入書房坐定，風鳴亦到。華榮便叫鳳岐遣開

家丁，書房只剩他三人。華榮將座頭挪了一步，先歎了聲道：「我為閣下尊事，實在用盡心機。方才合拍，特地過來先行道喜。還

有幾句話兒，要與昆仲商議。」風岐聽說其事已成，早喜得眉開眼笑，不住口的道謝。

　　華榮又道：「我們家主兒面前，有一親信家丁賀二爺，比我身分更重，那才是百說百依呢。不瞞你二位說，日前雖允定閣下，

竟拿不穩賀二爺行止，所以我叫你別要到我寓所去，正是此意。果然賀家執意不行，好容易被我說方說圓，又提及陳大人是二位一

族。明年再考此地，他們竟求得陳大人的書子來，你我倒一場掃興。況且也算成全人的功名，豈非一舉兩便。而今賀家行是行了，

包你進場穩穩一名秀才夾在便袋內。但是有句話，甚覺礙口，我又不得不說。賀家說那姓陳的雖與主兒有世交，與我們並無關涉。

若這麼白白的代他為力，卻怪不犯著，須要大大的酬謝我們一宗。故而此時，特地叫我來討個實信。倘或你們不行，我來這麼一

趟，也不致誤你們的事。可知今夜二鼓後，就要進場了。」

　　風岐聽了，默默無言，一句話都說不出口。風鳴冷冷的答道：「承你閣下美意，愚兄弟心感不盡。酬謝一節，也是理當。但不

知還是事成之後，抑或先付呢？再則仍有一句冒昧的話，要求寬恕。賀二爺與閣下均是初交，若就這麼草率的去做，竊恐三歲孩童

亦有扭難。倒底賀二爺與閣下，有什麼憑據與我們呢？」

　　華榮不等鳳鳴說完，便插口道：「千人一見，都是如此問法。我在衙門也與賀二爺說明，謝儀以作四股，今日先兑一股，事成

再如數全兑。但須賢昆仲的親筆為憑，否則明日事成，沒有處在兑銀子去的。若說我們的憑據，不怕你大先生見怪，卻是沒有。題

目在我們主兒肚內，我們怎麼知道？若說連主兒買通，不要笑話罷，你們也沒得這麼大的家業。而且我們主兒性格，你們該亦有風

聞，就是沈萬山全數讓了他，他也沒有那一隻眼兒瞧得見。不過你令弟卷子繳進去，我們從旁點綴，又有賀二爺一力承當，總要變

著方法，將事弄成了才好。收你們這一股的銀子，寫張收條與你，萬一不成，准其事後討退。還有一說，你們恐怕我姓華的冒名撞

騙，好在陳大人是你一家，我將南京那幾家來往親熱的，無非江祝王陳各府，我說給你們聽著。」

　　華榮便一口氣，先將祝府上下人等，住居何處；次又說到陳王渚家；隨後又將本衙門人數，全行報出，絲毫不錯；話畢，起身

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我還有正經事務，行止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」鳳鳴雖然有點見識，起先原不甚相信，經不起華榮口若懸河，毫無

破綻，又說的盡情盡理。及至說到南京在城諸家，倒有大半是鳳鳴知道的。此時見他咬釘嚼鐵的要行，不由方寸一亂，竟相信不疑

了。旁邊鳳岐見華榮要走，愈加著急，又不好攔阻，又不知哥哥行與不行，只落得兩眼呆瞪瞪的望著鳳鳴發怔。

　　鳳鳴忙起身陪笑道：「你閣下且請坐了，容再細商。」便喚過風岐，在書房門首嘁嘁喳喳的說了半晌，復又進來。華榮道：

「行止請早罷，我既耽擱不得，你們分外不能耽延，好大一件事，如此費周章。」鳳鳴道：「此事既重托閣下，必須一線到頭。但

不知要費用若干，請吩咐下罷，讓我們好早為預備。」華榮一笑道：「你既老實，我也無須噦嗦。別人必須六千，你們出三千罷，

再少卻不能。」鳳鳴吐舌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就全將產業賣了，也沒有這宗巨款。」好容易再四婉商，直出到二千數目，華榮方肯

答應。

　　鳳岐見事已說成，歡喜異常，即催促鳳鳴立兑了五百紋銀，又親筆寫了一張期券，華榮也寫了一紙收條，將銀子收起，遂提燈

欲行道：「你們快去罷，我在頭門口相待。」說著，匆匆而去。風岐現在得意非凡，趕著收拾了考具等件。平時恨不能把書舖子抬

了進去，今日有所恃而不恐，只帶了幾件要物。風鳴提了手燈，兄弟二人，歡天喜地直奔學院衙前。

　　再說華榮騙脫了五百銀子到手，猶捨不得那一紙期券，須要叫他兄弟死心蹋地的相信。倘若碰名秀才出來，就抵賴不去。想定

主見，先到衙前，見管頭門執事的正在那裡照料，便上前拱拱手道：「有件事拜煩二哥，署內有位賀二爺與我至交，我叫華榮，今

早我們還在一處的。現在有個姓陳的朋友，和我兩人，約他閒期仍在對門茶店內會，千萬不可忘卻。」那人見華榮衣服軒昂，又來

找賀二爺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應道：「少停我代二哥說罷。」華榮正待轉身，卻好陳鳳鳴兄弟已到，華榮故意高聲又說道：「拜煩二

哥轉致賀二爺，切切不可忘卻，姓陳的是我同來的。」說罷，與風鳴兄弟打了個照面，一逕向東而去。

　　鳳鳴兄弟親耳聽華榮所說，益發不疑。到了頭門口，鳳岐背了書箱等件，跨步而入。鳳鳴白回家歇息，專待好音。風岐進得場

來，見各篷內燈火輝煌，人數已到齊八九。少頃，堂上發了三梆，學院大人早巳升座。大堂點過名，即行給卷。堂上又牌示了題

目，諸文童各各認明座號，時已東方日出。諸人莫不抖擻精神，用心作文。鳳岐見了題目，加倍喜歡。原來兩題，皆是風岐平日窗

前作過的文字，又送與人眾改削了一番，雖非是精粹的造詣，卻也大致明順，毫無瑕疵。此乃鳳岐的命運已通，又該數他功名發

現。便喜揚揚的提起筆來，一抄而就。早早的繳過文卷出來，回到家中；銳知風鳴場中光景，又有華榮之力，竟拿穩是一名秀才

了。

　　隔了一日，發出大案，風岐高高的進了第五名文生。報到陳家，把個陳鳳岐樂得心內受用無窮。風鳴亦得意非常，忙著叩謝家

神祖先。早有遠近親友，前來道喜。次日即逢覆試之期，風岐亦係早早的出來。大凡人在得意之際，心暢神怡。雖然是個小功名，

無如鳳岐思想已久，一旦到手，較之人家發了科甲，還歡喜十倍。所以今番覆試之文，倒還作的無甚背謬。

　　連日鳳鳴兄弟，皆忙的是邀請親友，分送報單，未暇計及到華榮身上。這日晚間，兄弟兩人正在書房內檢點請過的親友，恐有

遺漏。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那位華二爺又來了。」鳳鳴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向風岐道：「我日內皆料理你的事務，尚未將那項預

備。他今晚前來，怎生回答？」鳳岐是個誠實人，覺得今晚不齊，明日何妨，便道：「大哥這也無礙。華榮亦知道我家是大哥作

主，你且到後面暫避，待我請他進來，回他明日來兑。」鳳鳴點頭稱善，急起身回後去了。風歧吩咐家丁，去請華二爺裡面坐罷。

未知華榮來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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